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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菜场女作家”陈慧创作的散
文“热辣滚烫”，接地气，聚人气，有志气，
扬正气。央视、《浙江日报》等众多媒体报
道过她的散文品质及长期隐忍的生活状
态。她于2018年出版《渡你的人再久也
会来》，2021 年出版《世间的小儿女》，
2023年底出版《在菜场，在人间》。一个
在菜场里卖小杂货的流动小摊主，一个
每天把时间掰开来用的人，竟然能接连
写出如此质朴无华、干净利落、耐人寻味
的文字，着实让人感佩。

新著《在菜场，在人间》成功塑造
了在菜场讨生活的底层群像，包子铺的
师傅、杀猪贩肉的屠夫、头脑灵活的捕
蛇人、收废品的“破烂王”、修鞋换锅
底的手艺人、靠种庄稼换取生活费的农
民……陈慧笔下，是喧闹菜场中的众生
相。她写市井百态、红尘冷暖、街谈趣
事、花鸟虫鱼，更写一个个平凡生命在
竞争激烈的夹缝中不竭努力求生存的样
态，鲜活的人物个性和浓郁的人间烟火
气跃然纸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菜场不仅仅是
陈慧谋生的场所，还是她对这个社会的
瞭望窗口。她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格外
注重对当事人生活横断面细节的还原与
人物心理的剖析。她细致描述每个人物
内心的挣扎与成长经历，让读者深切体
会到人物面临困境时的心路历程与不屈
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最终战胜困难的
决心与勇气，使读者在品味文字之美的
同时，能够感受到那种跨越时空的情感
共鸣与攀援爬坡的奋斗姿态。

作者与《在菜场，在人间》里的人
物群像，可互为镜像，他们的共同点是
平凡人演绎出不平凡的壮举。每天清
晨在四明山区梁弄菜市场路口摆摊的
陈慧，小推车上是日用百货，诸如热
水瓶塞、打火机、塑料绳、牙签、袜子、
剪刀……上午卖货，下午进货，或充分利
用零碎时间阅读和写作，这是陈慧的日
常，周而复始，延续已久。时间没有辜负
既有灵性又十分勤奋的陈慧，她不经意
间与周遭的环境、人物、事件相融。文学
赋予她一双专注观察底层人们生活的眼
睛，她将平行的视线投注在顾客、旁边摊
主、乡居邻舍上，将他们的寻常生活如实
记录。这种“日常生活”的个体叙事方式，
变成了人们生活中触手可及可亲可爱的
一部分，被还原为一种生动的、接地气的
客观存在。阅读她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
文学表层愉悦的享受，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于，能从作品人物中汲取负重奋进、
向上生长的精神力量。

陈慧《世间的小儿女》被《文学报》列
入 2021 年 8 月好书榜，《在菜场，在人
间》被《文学报》列入2024年2月好书榜。
一个乡野作家的作品，在很短时间内引
起业界广泛关注，这是对她默默付出辛
勤劳动的充分肯定与厚重奖励。

菜场是个微观社会，《在菜场，在人
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可信度超高的
微型调查报告集。陈慧扎根于菜市场，烟
火气十足的菜市场，是她谋求物质生活
的保障，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源泉。她的独
特之处在于，这些“菜场文学”是从她脑
子里、心里生发出来的，别人无法模仿。

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的句子。
“阿瓜的脸圆圆的，两只腮帮子堆满了
肉，所以他的鼻子只能委屈地在两坨肉
之间塌着。鼻子塌着，嘴唇偏偏不肯服
输，厚厚的凸出了一截子。”（《阿
瓜》）“他笑起来喜感十足：嘴角和太
阳穴紧急‘会师’，满口异军突起的大
黄牙噌一下龇出嘴唇。”（《戆头》）陈
慧的写作语言已自成体系。在她的文章
里，句子不再是僵硬的文字排列，而是
表情达意的独特方式，说话人的神情、
口气、性格、思想境界、真假善恶，呼
之欲出。这是由写作者传达出来的综合
气质，这构成了陈慧“自己的句子”。

陈慧是能将谷壳搓成绳子的高手。
她入得菜场，也出得菜场。她以锐利的
目光勘察人性之不同，然后付诸文字，
追寻文学温润人心的恒常之美。

入得菜场
与

出得菜场
罗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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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童寺至今已有 1700 多年的
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天童
寺几经磨难，曾遭受台风和暴雨的
摧毁，每次又得以复兴。

唐代至德二年，即 757 年，天
童寺从东侧山上搬至今天的位置。
唐肃宗赐名“天童玲珑寺”，从此天
童寺开始走上兴盛的道路。目前保
留的万工池，就是从那时开始修建
的。南宋淳熙五年（1178 年），宋孝
宗赐字并书写“太白名山”。宋嘉定
年间，天童寺被列为“禅院五山十

刹”中五山的第三山，在江南佛
教 文 化 中 居 领 先 地 位 。 宋 元 时
期，天童寺成为日本、高丽曹洞
宗的祖庭，天童寺的曹洞宗、临
济宗思想均在东亚佛教史上产生
重大影响。明洪武十五年 （1382
年），册立天下寺名时，定名为

“天童禅寺”，赐“中华禅宗五山

之第二山”。清代，则与镇江金山
寺、常州天宁寺、扬州高旻寺并
称“禅宗四大丛林”。

天童寺不仅是一个建筑，一个
场所，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在天童
寺及其周边，拥有美丽的自然风
光，走过松林步道，进入天童境地，
用王安石的一句诗概括就是“青山

捧出梵王宫”。
天童寺古松道上有三道山门，

第一个是伏虎亭，第二个是古山
门，第三个是景倩亭，又称“更衣
亭”。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
马，佛教徒到此搭衣。

此外，天童寺还有许多人文景
观，包括建筑、园林、诗文、楼台、碑
刻、书法、绘画等文化遗产。今天我
们所说的天童，不仅是宁波的天
童，也是中国文化中的天童，同时
也是东亚文化圈共同的天童。

宁波文化史上的天童寺

如今，在鄞州区东吴镇小白
村，保存着一条小白岭古道，沿着
古道往上走，就到了小白塔。关于
小白塔，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唐会
昌年间，心镜禅师任天童寺住持。
小白岭上有一条巨蟒，经常出来作
祟，行人深受其害。于是心镜禅师
投给蟒蛇一些馒头，并运用神通法
力将食物变成“馒头石”。蟒蛇吃不
下，死后化为灰烬。为防止蟒蛇再

次作乱，禅师建塔镇之，称其为“镇
蟒塔”或“五佛塔”。

南宋时期，鄞县人张孝祥（字
安国）考上状元后，在朝廷做官。绍
兴二十六年（1156 年）十一月，他
回到家乡，同阿育王寺住持大慧宗

杲禅师一起去天童寺拜访住持宏
智正觉禅师。当他们二人走到小白
岭的镇蟒塔附近时，宏智禅师早已
在那里等候。两师相见，喜出望外。
在亭子就座时，他们互相谦让，礼
数有加，谁也不肯落座，最终两人

都坐到土台上。张孝祥见此情此
景，感慨万分，赞叹道：“三代礼乐，
今归释氏矣！”于是，他给亭子题了
匾额，名曰“揖让亭”，以示纪念。20
世纪 60 年代，因修公路，揖让亭移
至 塔 侧 。 目 前 所 看 到 的 “ 揖 让
亭”匾额，是后写上去的。

可见，无论是镇蟒塔，还是
揖让亭，都有美丽的传说，他们
是天童的珍贵文化遗产。

镇蟒塔与揖让亭

天童寺里的餐厅称作“供应
堂”，又作“斋堂”，是僧众吃饭的场
所，为明代建筑。一般情况下，餐厅
的中间诸位是固定的。谁的位置？
自然是本寺院的住持之位。但是，
天童寺的供应堂与其他地方不一
样，它的中间位置供奉着一尊佛
龛，里面是弥勒菩萨。在它对面才
是住持座席。这也是天童寺的独特
之处。

为什么如此布局呢？相传，明
代复兴天童寺的密云禅师在任期
间，一日午间开饭的时候，有一个
外地云游僧，一屁股坐在住持席
上，坐下就不动了，纠察僧怎么劝
阻也不肯离开，揪他耳朵也不下

来。正在纠缠之时，密云禅师进堂，
阻止了他们的纠纷，让云游僧在那
位置上吃饭，自己在对面设座。从
此以后，天童寺住持席就挪到了主
座对面，原席位建龛供佛，传承至
今。

为了纪念此事，现在供应堂正
中央的佛龛上有一副对联，上面写
道：

弥勒示贫相 稳坐主位 当
纠察拖耳耳拖长

密祖现海量 喜让客僧 命

侍者移座座移位
密云禅师被尊为天童寺重兴

之祖，对天童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现在的“天王殿”三字匾额，
就是密云禅师于崇祯八年（1635
年）手书。

天童寺保存有一口铁锅，此锅
巨大无比，深 1.07 米，口径 2.36 米，
重约 2 吨，被称作“千僧锅”。锅沿
上有两处铭文，一处写：“大明崇祯
辛巳十四年仲冬重铸造”，另一处
写的是：“锡山良冶曹二房造”。由

此可知，这口锅铸造于崇祯十四
年，即 1641 年。

那么，铭文中的“锡山良冶曹
二房造”，又为何意呢？锡山，指的
是今江苏省无锡市。在明代，无锡
冶炼坊业比较发达，无锡有曹氏
三兄弟，他们各自经营一家冶坊，
分 别 称 作 曹 大 房 、曹 二 房 、曹 三
房。曹氏冶坊所造的铁器色泽黑
而光亮，表面油润细洁，故有“良
冶”之称。天童寺的这口巨锅，就
是曹二房铸造的，并且从无锡运至
天童。

可见，天童寺里，围绕着饮食、
餐具、餐厅，有许多令人惊叹不已
的文化遗产和故事。

天童寺里的餐厅及大铁锅

天童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海
外传播广，尤其在日本产生过不小
影响，这也是日本称宁波为“圣地
宁波”的重要因素之一。

元代，有一位日本僧人叫龙山
德见，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抵达
宁波后，因未获准上岸，就想偷渡
进城。他半夜偷偷地爬过城墙，一
下子跳进城内。如此高大的城墙，
他竟然能翻进去，其勇气可想而
知。他跳进城内，恰巧坠入一个富
豪家的院子里，被守卫捕获。据《龙
山和尚行状》记载，当抓到他的主
人问其为何偷渡时，他用笔答曰：

我在日本，远闻天童和尚道
风，故来，求出生死道也。

由此可见，天童寺禅法在日本
有多么大的名声。龙山德见为了能
去天童寺，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背
负偷渡的罪名也要一睹天童道风。
幸好，主人夫妇素来信佛，第二天，
主人带着他拜会了时任天童寺住
持的东岩净日禅师，告知此事，偷
渡事件才得以圆满解决。

龙 山 德 见 来 宁 波 的 时 间 是
1305 年，此时的天童寺已名扬日
本。那么，天童文化又是如何走出
宁波而影响日本的呢？通过了解几
位日本僧人的事迹便可略知一二，
他们是：荣西、道元和雪舟。

荣西是日本临济宗祖师。他曾
两次入宋，他的入宋求法之路，在
宁波与日本的“海上丝绸之路”上
留下一条鲜明的文化交流轨迹。

第一次是 1168 年，四月三日
出发，四月二十四日到达宁波。这
期间，他到阿育王寺朝礼舍利、巡

礼天台山五百罗汉，停留 4 个月后
回国。

第 二 次 是 从 1187 年 至 1191
年。在宋生活 5 年，这期间，初于天
台山万年寺师事虚庵怀敞禅师修
学禅法，并随其来到天童寺学习。
虚庵见天童寺的千佛阁破损严重，
发愿重修。荣西得知后，为报师恩，
欣然许愿，提出回日本后愿寄来良
材，以助修复千佛阁一臂之力。

南宋绍熙二年（1191 年）秋七
月，荣西乘杨三纲船离开明州。回
国后，果然从日本运来大批木材，
以援助修建破损的千佛阁。楼钥

《千佛阁记》载：“果致百围之木，凡
若干。挟大舶，泛鲸波而至焉。千夫
咸集，浮江蔽河，辇致山中。”可见
当时的壮观场面。

如今，千佛阁已不复存在。但
是，天童禅寺在内外二“万工池”中
间的位置修建了一个千佛阁遗址，
称“千佛亭”，以期复现当初的这一
段历史。

1223 年，五月四日，日僧道元
正在船上和日本船长聊天，一位老
僧上船来，欲购买日本产的香菇。
道元一边劝茶，一边询问，得知老
僧为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典座。于
是，二人促膝长谈，度过了一段短
暂的美好时光。这一段经历，不仅
令道元本人终生难忘，同时也在中
日交流史上留下一段佳话。道元在

《典座教训》中记下了当时的精彩
瞬间。典座，相当于禅寺里的厨师
长。

二人交谈完后，同年七月，老
僧辞去典座一职，准备还乡，得知

道元在天童山挂锡，特意去看他。
二人再度相逢，道元高兴不已，赶
紧请教之前在船上留下的文字和
修行的问题。典座又给道元指点一
番，为道元开启了新世界。典座所
言“遍界不曾藏”，指的是大千世界
无任何隐瞒，现实世界真实地展现
在人们面前。起初，在道元看来，典
座一职，只是做些杂务，受苦受累，
对于追求修行悟道没什么好处。修
行悟道应该坐禅、读经、参话头，而
烧火做饭之类的日常炊事劳动与
佛道无关。然而，典座开启道元，任
何事情都含有禅的精神，炊事也有
禅，炊事禅。文字也不可执迷于文
字的表象，文字要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融会贯通，达到真正的目的。
由此，道元最后表白：“聊知文字了
辨道，乃彼典座之大恩也。”

雪舟是日本室町时代的著名
画僧，日本美术史上的一位杰出画
家。1467 年，雪舟随遣明使船来中
国，从宁波上岸。在宁波期间，雪舟
游览了阿育王寺和天童寺，尤其在
天童寺，他获得了“四明天童第一
座”的称号。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称号是个
荣誉称号，不是实际职务。天童寺
授予他“第一座”，也就是“太白山
天童景德禅寺”的首座，也许是因
为他是外国僧人，自古以来，对外
国友人，我们一般会给予特别的关
照。雪舟赴明朝之前，他的僧位是

“知客”，也就是寺院中负责接待客
人的僧职，僧位并不高。获得“四明
天童第一座”的称号，对于雪舟来
说，是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也引
以为豪，在晚年的书画中，经常以
此作为落款。可见，天童寺已深入
日本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日本
文人及僧侣向往的地方。

天童寺与中日文化交往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宁波
承担了重要角色。时至今日，日本
在佛教、艺术、文学和习俗等方面，
仍然包含许多宁波元素。天童寺早
在 1000 多年前就影响日本，同时

也是日本禅宗文化的源头。在日本
禅宗文化形成过程中，不仅离不开
天童，且其道风一度风靡日本，成
为日本僧俗崇敬的圣地。以天童寺
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跨越时
空，演奏出一部精彩的“海上丝绸
之路”上的人文交响曲。

天 童 文 化 ，不 局 限 于 佛 教 本

身，它已成为日本思想、文化等方
面的一座丰碑。尤其以荣西、道元、
雪舟为代表的日本求法僧，他们将
天童文化传播甚广，他们的事迹留
在中日两国的文化史中。

如 果 有 一 天 出 现 了 “ 天 童
学”，那么，天童在中国，“天童
学”一定会同时在日本。

小 结

天童寺第一道山门天童寺第一道山门““伏虎亭伏虎亭””。。

天童寺保存的明代“千僧锅”。

天童寺新建的千佛亭。

今小白岭上的揖让亭。


